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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区佛教海洋文化述评 

稂荻 

(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历史上，由于浙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佛教在浙江地区取得了迅猛

的发展，不仅涌现出众多高僧，而且佛教信仰在民间也影响深远。丰厚的宗教基础，为今天我们研究浙江佛教的海

洋思想奠定了文化基础。浙江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漫长的海岸线为浙江佛教的海洋文化发展提供了先天的地理优势。

人们依海而居，借助海洋开展经济、文化生活，衍生出众多独有的佛教海洋信仰，同时也为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往

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丰富性，挖掘其中适于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因素，将丰富性转化为现实

可塑性，对浙江佛教文化，甚至是浙江经济、文化的整体提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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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涉及到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海洋文化所涉范围也不出此外。佛教理论蕴

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思想，具有独特的海洋观，通过研究佛教海洋文化，能够为我国未来的海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启示和

借鉴，繁荣海洋文化，其中，海洋观是海洋文化的内核。 

一、佛教海洋观的内涵 

何谓海洋观? 这是我们探讨佛教海洋文化首先要解答的问题。广义言之，观可以析出两个层面，即能观和所观。所观是指

从海洋的特性中激发出看待海洋、世界的看法、观点、智慧，揭示海洋运动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各种理论体系，重心

在海洋，类似世界观; 能观即运用这些理论体系来探讨人们如何科学地认识海洋，遵循客观规律、解决人们在面对海洋时遇到

的问题，重心在人，类似方法论。从这两个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准确地了解海洋，并合理、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开

发海洋。大多数中外学者都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概括海洋观，虽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并逐步发展出海洋

权益观、海洋法观、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等理论，但单纯从人——国家层面观照海洋，难免缺乏一定的超越性，势必陷入

工具理性的窠臼之中。而工具理性特点之一就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与当代多元化的世界体系是不相

应的，或者说，要促进整个人类的发展、革新对于海洋观的认识，当务之急，就是转变海洋观。革新意味着反思前人、创新观

念，但又不是凭空想象，需要我们在人类已有的智慧基础上，挖掘和改善思想理论，为今所用。现代性的海洋观，其实质属于

西方的话语体系，而革新的目的就在于激发东方古老文明的丰富智慧资源，使其焕发当代活力，特别是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

破除西方一元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全新的、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海洋观，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要求，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那么，何谓佛教海洋观呢? 在佛教典籍中，记载着大量有关海洋的观点和看法，包括中国僧人在内的许多佛教学者都曾对

海洋、或借助海洋表达他们各自的理论。在他们如何看待海洋、如何分析海洋、如何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观点中，蕴含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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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先人智慧，对我们现代人处理海洋问题、运用全新的海洋观，具有极其宝贵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是非常值得开发的思想宝

库。总的来说，佛教海洋观就是佛教理论中揭示出的关于海洋和海洋思维的发展规律、观念态度，以及借助其理论价值和社会

功能来利用和开发海洋的思维和方法。 

二、佛教海洋文化的形成背景 

一个理论体系的产生受制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和生产方式，也就是受历史视域限制。西方海洋文明诞生的地中

海地区，海陆交错、港湾纵横，近海多是波涛平静，为航海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人们从事着海上贸易活动，

创造出地中海地区发达的航海业和商业文明。泰勒斯通过对自然和生活世界的观察，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本原”的哲学宣言，

这绝非偶然，他所处的地区就是被海水所包围的环境。海洋环境不仅激发出了古希腊哲学这一人类伟大的文明成就之一，而且

成为人类海洋文明的摇篮。海洋对于西方人来讲，不仅意味着生存层面的“靠海吃海”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商品贸易，更是思

维方式的塑造。海洋的每一次发怒、每一次平静，对于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而言是多么的神奇和恐惧，并激发出了人们对于

大自然的无限遐想，借助于埃及和巴比伦传来的历法、度量衡、算数、天文等知识，人们开始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预测

自然规律及其外在现象，海洋并非变幻莫测，人类通过智慧是可以认识和利用海洋的，进而产生出冒险型、开放型的海洋文化。

古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常常与海神波塞冬为敌，并屡屡战胜了他; 而当奥德修斯通过人类的手段完成了返乡之旅，意

味着人类已经异化，不再满足于认识和利用海洋，转而开发甚至破坏海洋，工具理性的端倪由此显现。 

相应的，传统意义上，中华文明肇始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三面内陆，只有东面靠海。广袤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为农

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先人们依靠农业足以为生，而且四时交替的规律相对来说更易于掌握，如此稳定性的

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就构成了中华文明相对内敛和封闭的文明形态，进而影响到了海洋文化。“在他们( 中国) 看来，海只是

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 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①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大海对于先祖来说，

只是勾画出了陆地的界限，却没有引起积极的向外的求知欲; 通过应对海洋而唤醒的文明之光，并没有引起中国人足够的重视。

相反，我们把海洋当做大陆的延续，对海洋的认识多集中于“海产之利，鱼盐并重”的物质生产，束缚了海洋观念的发展，尤

其到了近代，更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以至国力和观念皆落后于西方列强。冯友兰曾说: 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译成“世界”，

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当“天下”的范围局限于“四海之内”时，从古人对于海洋的认知中我们可以觉察出，

天下重在内而非外。 

不同于中国，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拥有三面环海的半岛型地理环境，可以说既是一个陆地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相

比之下，对于海洋的认识则更加深入。据文献记载，古印度人的活动范围涉及到陆地、海洋等大面积领域，已然取得了许多伟

大的文明成就，关于海洋的自然知识就包含天文、地理、大气等方面。半岛深入印度洋，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便利的航海自然条

件，五千年以前，印度人就学会了利用季风，航行于印度洋四周的亚非各国，可以说，先天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佛教思想在创立

伊始就包含了海洋因子。在古印度人的宇宙观中，大地是一个半圆球，驮在四头大象的背上，大象居于一个巨龟之上，巨龟则

遨游于大海之中。在佛教的宇宙观中，脚下的大地同样置于海洋之上。我们居住的世界名“娑婆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环绕

着须弥山周围，统称为“九山、八海、四大洲”。其中，“七香水海”作为须弥山的内围，统称为内海，俱是香功德水; 第七重

金山( 持地山) 山根外环绕着弥天一线的大咸海，《涅槃经》中借用大海的八种不思议性质来形容涅槃，如渐渐转深、深难得底、

同一咸味„„万流大雨入海亦无增减。由此可以推论出，原始佛教对于大海的描述，是忠实于印度的地理环境，限于当时科技

条件，又为海洋添加了更多神秘色彩。换句话说，这种神秘色彩移植到了佛教本身，使佛教从海洋中汲取了智慧资源，将对自

身有限性的否定依托于无限性的精神，充分地表现为佛教作为宗教的超越性，同时，外在的超越性返归于自身与对象，弥合二

者的裂痕，最终实现自我与海洋的和解，从而形成佛教特有的海洋观。 

三、浙江地区佛教海洋文化的形式和特点 

历史上，浙江是中国佛教发展最盛的省份之一，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使得佛教在浙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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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不仅涌现出众多高僧，而且佛教信仰在民间亦影响深远。丰厚的浙江佛教历史和广大的信众基础为今天

我们研究浙江佛教的海洋思想奠定了文化基础。此外，浙江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漫长的海岸线为浙江佛教的海洋文化的发展提

供了先天的地理优势。人们依海而居，借助海洋开展经济、文化生活，衍生出众多独有的佛教海洋信仰; 同时，也为中外佛教

文化的交流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根据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丰富性，挖掘其中适于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因素，将丰富

性转化为现实的可塑性，对于浙江佛教文化，甚至是浙江经济、文化的整体提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㈠浙江佛教高僧的海洋思想 

历史上浙江高僧辈出，许多僧贤如智顗、澄观、净源、法钦、道悟、印光、弘一等大师在解读经典、指导修行和生活实践

的过程中，提出了大量涉及海洋文化的思想。我们择取对中国佛教史影响深远的智者大师为例，一窥其海洋玄思之妙。 

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顗，于陈太建七年( 575) 进入浙江天台山，建寺修庙，潜心修行，将天台佛法发扬光大，终生著书立

说，有天台三大部、五小部流传后世，世称“智者大师”，所建之寺亦赐名国清寺。在智顗的《摩诃止观》中，将海洋的属性寓

意于法理之中，使不可思议的妙法通俗易懂。⑴海洋之广大无边。佛法亦如此，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穷，众生皆可以根据自

身实际选择迈进佛法的方式，但以“信”为前提，“云何生疑耶? 若疑法者，我法眼未开未别是非，凭信而已，佛法如海唯信能

入”
②
。信仰超越性的对象，犹若步入佛海的第一步，获得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⑵海洋之通行无碍。与陆地之山林阻隔不同，

海洋宽阔无边，无障无碍，而初学之人首先要了解的便是诸法性空的道理。《华严经》以日出时光线照亮大地的过程揭示悟道的

次第性，“日出先照高山，次照幽谷，次照平地。平地不定也，幽谷渐也，高山顿也”。智顗引《大般若经》“人在大海浴，当知

是人已用诸河之水”来说明，沐浴佛海就意味着明了空慧的第一性地位，“菩萨所现之相一切皆空，如海慧初来所现一切皆水，

介尔念起，所念、念者无不即空，空亦不可得”
②
。以空破执是大乘佛教的传统思维，既知万法皆空，便不会陷入我法二执，“偈

云: 不贪着色身，法身亦不着，善知一切法永寂如虚空。劝修者，若人欲得智慧如大海，令无能为我作师者。于此坐不运神通，

悉见诸佛，悉闻所说，悉能受持者。常行三昧，于诸功德最为第一”。⑶海洋之甚深能藏。海洋不仅宽广，而且能够含藏一切事

物、彼此不相妨碍。智者大师以海洋能藏之量说明空假二观所藏之无碍。真空不碍假有，俗谛不妨空谛，如万川入海不相滞碍; 

同时，入海仅是入定之初，不能满足于空假两观的互不干扰，更应推进至空假的融合，契入中道圆融的境界。“空假两观知苦断

集犹如枝叶，所未知断喻若根本; 空假两观修道证灭犹如灯炬，诸山幽闇力不能明。虽修两观誓愿未满，譬如百川不能溢海。

如此相好有如彼福德，知相体知相果知相业，一一法门照达明了，深解相海而无疑滞，定心怗怗亦不动乱，安住此定渐渐转深。”

［2］这便是修行圆顿止观法门的关键所在，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众生界与佛界并无本质差别，苦集在当下，灭道也

在当下。⑷涉海之放生功德。智顗认为，一心通修止观，便会自觉地以海洋为导师，利益通达一切事物，为此，他曾本着佛教

信仰的原则，引导天台附近居民转变生产方式。临海居民多以捕鱼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智顗慈悲心顿现，不忍见众生之

间彼此相害，便教化当地居民放弃捕捞水产，并四处化福缘，所得众多，堆砌成山，他以此买下作业海域，改造为放生池。当

时统治者听闻此事，又下敕严禁在此池中采捕，并在旁树立国碑以示后人，至唐贞观年间亦无人敢犯。 

总结智者大师的海洋思想，不难看出，由海洋所特有的纯洁、广大、甚深、一味等的性质，可以延伸出信仰、平等、慈悲、

圆融、和谐等众多海洋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析出民众看待佛教信仰的态度，以及其在日用生活、生产中的影响痕迹。 

㈡浙江沿海地区民间佛教习俗 

浙江海域是我国海洋文明发迹最早、海洋文化底蕴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观音、海神等佛教信仰

影响巨大。我们研究佛教沿海地区民间佛教习俗，包括观音信仰的地位和民间佛教习俗，以揭示出浙江沿海地区佛教信仰中蕴

含着的海洋因子。 

⒈观音信仰。普陀山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为观音菩萨道场。岛上“不肯去观音院”所供奉的观音像，相传始于五代，

日本僧人慧萼从五台山请来观音像，为大风所阻，停留普陀，风浪延续数日，慧萼无法，只得将观音像寄放于一户张姓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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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回国。从此中土传言，大风系观音菩萨不肯去日本所造，故此，普陀开始供奉观音菩萨，并形成了以普济、法雨、慧济三

大寺院为核心的、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群，因与海毗邻，故有海天佛国之称。1997 年，观音跳山岗上又建造起高达 33 米的南

海观音立像，山转峰起、秀林葱郁、紫竹相伴、潮音频传，吸引着海内外香客、游人纷至沓来。此外，浙江海域有着中国重要

的东海渔场，经历了千百年的渔业生产，渔民们在与险恶的海洋环境斗智斗勇的同时，祈求航运平安丰产的心态促使观音信仰

在浙江海域的流行。《法华》有云: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依此可见，护航成为观音

信仰的一大职能，航海之人多有唱念观音名号，以求平安，鉴真东渡时便有此举。 

⒉民间习俗。因受佛教影响，浙江临海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特有的民俗，并沿袭下来。春节时期，天台城乡的早餐名为五

味粥，此粥以白米、红枣、豆腐、番薯、芋艿等食材合煮而成。此粥原出于佛寺，新年伊始煮食五味粥，象征着祈求新年“五

福临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盂兰盆会是源于佛教的古老习俗，中原从梁代开始仿行，浙东的盂兰盆会会特请长辈念经，哀

吊亡灵、为生者祈福。东海的渔民称渔船为“木龙”，因为龙在海上能够除妖驱邪、抵御风浪，乘木龙航行在海上进行渔业捕捞，

可以平安、丰收。由此，喝庆贺木龙“赴水酒”便成为浙江沿海渔民的习俗，赴水也有富庶的谐音。在新船造好后，一定要举

行祭祀诸菩萨、海神的仪式，之后邀请亲朋好友共饮祈求平安吉祥的喜庆酒。 

由此可见，浙江沿海地区所流传的民间佛教习俗，深受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观念上依然遵循着重视民生的功利性

思维，佛教文化的性质更多地体现为祈求超自然力量的护佑，海洋作为生存或征服的对象而存在。 

㈢浙江海域环境对中外佛教交流的影响 

由于佛教在浙江地区的兴盛，引来全国甚至周边其他国家的僧众纷纷前来参拜访学，而浙江的海域环境又为中国佛教与外

国文化往来交通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通过梳理中外佛教交流的大事件，如鉴真东渡，彰显出浙江海域环境对于中国佛教的

向外传播并推动佛教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 

鉴真东渡是中日佛教史上的大事件，它对中日佛教的交流以及佛教在本国的发展影响深远。鉴真六次东渡，三次途径浙江

海域; 第一次东渡以“将供具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为借口，实行渡海计划; 数次受邀请赴浙江一带讲律，“依次巡游，

开讲受戒”。鉴真因东渡经历、弘法志向，与浙江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在浙江地区留下了清晰的历史痕迹。 

据《东征传》记载，鉴真曾经六次尝试东渡日本，但只有三次真正出海，而此三次皆路过浙江海域，其中两次明确提及舟

山群岛。“天宝二载十二月举帆东下，到狼沟浦，被恶风漂浪波击船破，波击舟破，人总上岸。”
③
第二次东渡因长江江面飓风、

雷雨和恶浪的侵袭，船毁物敞，性命堪忧。重新出发进行第三次东渡后，“下至大坂山泊舟不得，即至下屿山”，至此鉴真的东

渡旅程第一次与浙江相交，共在舟山居住一个月。起航后又因风急浪高，船只触礁，被渔民搭救，水米相济，后由明州( 今宁

波) 官府接到阿育王寺，此次东渡遂告失败。天宝七年，鉴真一行再次从崇福寺出发，“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风

急浪高，旋转三山”，得顺风后，进入浙江海域——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待“好风”，“发至署风山”，又停住一月，有感于

此次必能成功渡海，选择个好日好风的清晨，出海起行，经顶岸山，看到了海市蜃楼，正说明“去岸渐远”，离开了舟山群岛。

此次航行向南航行了十四天，到达海南岛南端，第五次东渡失败。天宝十二载，鉴真开启了第六次东渡，他搭乘日本遣唐使船，

从苏州黄泗浦出发，扬帆东去，《东征传》虽未明确提及浙江海域，但从此次航行的路线来看，出长江口进入东海后，在经往阿

儿奈波岛的途中，必然经过了浙江海域，只是航行五天即到达现在的冲绳岛，说明一路顺风顺水，途中并没有停留。 

从东渡的路径选择可以看出，当时中日间交往的路线主要有三条，北路沿朝鲜半岛、横渡渤海，登陆山东进入内地。但囿

于朝日的紧张时局，这条风险最小的路线变得非常不安全; 最南线以法师第四次计划的福州为起点，经黄海、东海，一路向北，

因为当时航海主要源于风力推动，对技术和季节的要求都非常高，故而这条最远的路线属费时费力型，归为备选方案; 公元 8 世

纪初，在中日双方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从中国内陆经由舟山群岛，横渡东海到日本冲绳的中线被开辟出来，风险虽大，但耗时

最少，鉴真以五天的时间成功东渡恰好说明了此点。以此佛教大事件为线索，也验证了浙江海域环境对于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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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在整个过程中，海洋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完成了鉴真赴日、中日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使命，其中体

现了鉴真顽强不屈以及追求纯真精神的个性，恰好与现代海洋观之求知、开放的要求相契合。 

四、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现代性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内陆文明形态必将向海洋文明形态发生偏移。大力发展海洋文明既是适应新形式

下改革开放的要求，也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预见，21 世纪将会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纪、将会是一个海洋的世纪，对

于海洋的开发、利用甚至争夺势必日益激烈，此间的风吹草动都将牵引着世界各国的目光，近年在我国东海、南海等领域发生

的两起海权争端便是最好的例证。然而，经济、技术、文化、国防等综合国力的竞争，又是通过浓缩的文化，即软实力的竞争

方式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各种文明之间不同的海洋意识、海洋思维、海洋观念等文化因素的汇集，决定着这场竞争的格局、

态势，甚至是最终的成败。党的十八报告指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

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 

从现实层面考量，研究佛教海洋文化也可以为解决当下所面临的海洋问题，获得崭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这正是十八大报

告所指出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在文化建

设层面的必然要求。将佛教思想应用到海洋文化的建构上来，牵涉到诸多问题的探讨，比如人类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原则( 放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沟通)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如何看待万物等命题。这些都是人类在进入现代化之后面临的最

为棘手、也是最为重要的难题。理论层面的探讨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上述几个问题又可以具体为人类如何面

对、利用海洋、人与人( 国与国) 如何分配海洋资源、人类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海洋、保护海洋，做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

用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我国当下面临的现实性挑战。 

2014 年 6 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的演讲，讲话中指出: “海

洋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商品、资本、人力突破地域限制，逐步

形成全球贸易网络。不断发展的海洋交通，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开发利用海洋空间、海上资源，已成

为沿海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托。当然，海洋既为人类增添福祉，也带来诸多共同挑战。无论是维护海洋安全，还是保护海洋生态，

任务都相当艰巨。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发展海洋事业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建设一个和

平、合作、和谐的海洋。”
④
浙江佛教的海洋思想包含了真如一体的宇宙统一论、众生平等的生命慈悲观、因缘和合的世界和谐

论和共存共荣的佛国净土论等命题。系统、整体地研究和阐述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再现中国海洋文化的传统精华，

揭示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之于西方海洋文化的突出特色和价值体系，在现今世界多元化的背景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维

护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文明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我们应该更加积极有效的展开对浙江佛教海洋文化的研究，

这些对于优化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绿色型节能型经济发展模式等，都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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